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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本位”研究
赵　畅 

（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 637717 ）

摘要：如何立足于汉语课堂实际情况，依托于学生成长发展特点，找到一条适合语言学习规律和学生接受能力的教学路子，是整个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不断探索的永恒课题。近些年来“字本位”与“词本位”这两种途径争论不休，本篇文章立足于“本位”理论本体知

识分析，依托学生文化背景知识和学习规律进行适合国际中文教育的“本位说”探讨并提出一些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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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论”一直以来都是国际中文教育过程中存在争议的一

个话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语言的基本单位究竟是汉

字还是词语，另一为相符合的教学方法选择。我们都知道“教无

定法，贵在得法”，所以真正教学的时候教学方法绝不是单一的，

究竟使用哪种方法就值得我们细细研究了。

一、两种“字本位”说

目前我们讨论最多的两种代表“字本位”说即徐通锵先生 90

年代《语言论》一书中对“字本位”的概述和白乐桑先生与张朋

朋先生在 80 年代末合作完成的汉语教材中提出的“字本位”说法。

二者的“字本位”术语相同，但其描述内容完全不同，徐通锵以

“字”作为汉语研究思想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字”是字音、字形、

字义的三位一体单位，是汉语语素、字义、词义、句义、句法结

构等单位平面的交织点。而白乐桑先生是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来进行具体的阐述，即对汉语书面语的论述，在白乐桑先生的

文章中，“汉语教学上不是有两口锅吗？我们认为有这么两口锅，

以字为教学单位的书面语算一口……”

首先我们来具体谈一谈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字本位”

是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一种研究思路。虽然有很多人赞同，

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汉字为基本单位”的理论佐证。汉语语法

研究确实应该摆脱印欧语系的影响，从汉语本身的语法内容进行

探讨，但是这并不应该成为结构单位的切入点。

徐通锵先生认为字代替名而成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说明

生成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音类（声韵）的理据载体

转化为“形”，聚义构形造字。字的下一个阶级应该是字组，而

不是词。字组是字的线性“序”形组合，表达一个概念，借组合“以

少数生成多数”，其意义是字义的组合，合中有分，分中有合，

基本的特点是“控制两点，涵盖一片”，“两点”即是有两个字

显示出来的，“一片”是暗示，需要听说双方根据已有的知识去

补充。所以，字组的意义不是两个字的意义的简单加和，而是“1+1

＞ 2”。

诚然，汉字与汉语研究应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

在学术研究中讨论汉字的重要性，但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

个含义”的理论有待商榷，如“琉璃”，二者合在一起才具有“一

种用铝和钠的硅酸盐化合物烧成的釉料”的含义，成为饰品的代

名词，此外，“字组的意义不是两个字的意义的简单加和，而是‘1+1

＞ 2’”这一观点也有所偏误，如“老师”中“老”是一种前缀，

并无实在含义，“师”则涵盖了一个词语的含义，二者并不存在

隐含意义，所以从“字组”的角度进行“词语”的解释有失偏颇。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白乐桑先生的“字本位”理论，从第二语

言教育角度考虑，对于非汉语文化圈的学习者来说汉字就是一张

张图画，所以从教学的有趣原则考虑，“字本位”的教学思路确

实比“词本位”的教学思路更适合其进行学习。

但是目前在非汉语文化圈教授汉语为了确保之后的顺利教学，

还是先教授汉语拼音方案，然后再进行汉字教学。本来是为了减

少后期学习汉语压力，但在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大家疲

于汉语拼音的学习，丧失了对于汉语学习的兴趣，随后不断有学

生退出课堂，导致汉语教学不得不中断。白乐桑先生的“字本位”

理论从汉字教学为切入点，先教授充满神秘感的汉字，将汉字起

源与发展，讲字音、字义，然后再讲汉字的组合，从字义过渡到

词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该理论在 1998 年引入中国后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和赞赏，许

多教学单位纷纷效仿，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由汉字入手的教学学

生学习进度比较慢，很难满足学生想要快速学会汉语或急于使用

的学生的需求，在真实的交际中效果并不显著。

从汉字的本体研究脱离于西方词语研究角度以及学生适用性

角度进行“本位”探讨都不存在什么研究问题，都是汉语教学发

展的推动剂，值得分析研讨。

二、“词本位”理论研究

“词本位”教学法即将“词”作为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其

主要教学流程为先讲授词语含义然后利用词语进行造句，反复练

习后进行文章的学习，最后汇成一个完整的教学成果。

自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诞生以来，我们一直采用的就是“词本位”

的教学方式。比如“我爱上学”，先将句子划分为“我”“爱”“上

学”三个词语，然后分别带领学生理解词语的含义，最后结合在

一起进行句子教学。这种方法对于了解英语、法语等拼音文字的

学习者来说是比较便利的。但是对于汉语文化圈的同学来说呢？

在进行句子口语教学的时候，使用“句本位”教学可以快速地掌

握造句的方法，但是你会发现学生在使用时会出现“我爱上饭”

等比较不可思议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上”这个语素的含义未能

得到正确的搭配指导，因此需要更全面的教学方法。那为什么“词

本位”教学方法奉行了这么久呢？它起源于何方呢？

“词本位”的形成与《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文学奉行用

印欧语的眼光来看待汉语，用印欧语系语法进行汉语研究是分不

开的。其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在汉语理论研究初期，研究语言的

共性是学者们的主要目标，而汉语与印欧语系的语言共性便使得

词语成为汉语最小的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并以此为依托进一步

研究短语、句子、语篇等，形成了相似的语言结构体系。

另外，在国际中文教育探索初期，我们需要更多地以词为教

学基本单位，优先听说，而后读写，鉴于此，对于词语的结构研

究也随之而生。虽然字是汉语的呈现形式，但是不是每个字都可

以代表一个含义，在使用过程中，我们经常以词为单位进行日常

的言语交际单位，其主要过程编码、发送、接收、解码也是在词

语的基础上进行，所以在汉语研究初期，我们积极借鉴西方的“词

本位”理论来进行汉语的研究教学。

然而随着汉语的不断发展探究，“词本位”理论陷入困境，

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汉语“词”的界定出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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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中曾设立“语素、词、词组、句子”

四级结构单位，在这些结构中间，词与词组的区分尤为困难。语

素是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而词为最小的独立使用的音义结合单

位，我们介于概念便主要以扩展法作为区分标注方法，即语言成

分结合的紧密程度，词中可以插入其他语素就认定为词组，不能

插入就是词，这样的说法是有争议的，如“慢慢地的”“二十六”

都不属于词，但是也都不能插入语素成分；另一方面，词类划分

标准不唯一，在汉语学习中，我们主要依托于《现代汉语》，但

是不同的版本就对汉语词类划分有着不同的标准，这本身就会对

汉语中词作为研究单位产生质疑，另外，为了做到“词有定类，

类有定词”，就会相应地牺牲句法，迁就词类，如动词作主语以

前就会说是“词类活用”或“名物化”，强行对应后词无定类，

紧接着又以动词作主语后不转变为名词，做到了词有定类，又忽

略了句法结构对应……

三、“字本位”与“词本位”理论指导下的国际中文教育

我们目前在教学中使用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但常见的教学

方法主要有这么几种：

（一）直译法

直译法主要指把汉语词汇直接翻译成留学生的母语解释。这

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汉语的某个义项与学生母语可以实现对应的

情况下，如“每年”直接用“every year”解释，这样的教学方法

可以以最快的方法让学生了解该词语的含义，但在类比造词的时

候未必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二）形象法

在学习者学习初期主要采取形象生动的学习方法，如利用肢

体语言、采取图片展示、实物展示、视频播放等，这种方法直观形象、

通俗易懂。如肢体语言主要是一些手势和动作，如“坐下”“点头”

等动词可以用简单的动作帮助学生理解；实物、图片等主要用来

理解一些名词类物体，如“桌子”“零食”等……

（三）语境法

语境法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使用较广泛的教学方法，即用典型

的例句来对词语进行解释，用更多的短句子来引出一句话的含义，

是一种在模拟交际中让学生掌握相关词汇或者句式的教学方法。

如“玫瑰园中所栽种的玫瑰种类，可说是盈千累万，数也数不完”

中的“盈千累万”便可以根据句子的前后含义推断出“数量非常多”

的含义。此外，之所以使用的频繁，是因为还可以通过语境法理

解到汉语中的隐含信息，如“天气是秋老虎，热得厉害”中的“秋

老虎”根据上下文得知是“天气热的意思”……

经过不完全对前人学者们的教学方法分析，发现我们更多的

教学方法仍依托于“词本位”，且其中有些问题只能通过“词本位”

教学，如句子中的隐含意义是无法通过“字本位”解决的；但同

时我们又发现有些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字本位”的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如“盈千累万”便可以通过“盈”“累”等字的含义进行

词语的推测……所以，实践和理论都充分表明，“字本位”与“词

本位”并非截然对立的，在使用中应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在“字本位”教学方法中，汉语本位更加注重汉字系统的教学，

追根溯源，从汉字的发展历程和构型规律进行探究，试图用字组

来解释词语的含义，但是又做不到大规模覆盖；“词本位”教学

方法注重词语的整合能力，着力于词语的交际功能，但是却忽略

了汉字的构形系统以及其书写能力。二种教学方法都有可取之处，

但也都存在弊端，所以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成功的教学模式都不可

能只停留在某一种研究方法上，而是应该综合考虑，融会贯通，

针对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

1. 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应更多地依靠“字本位”原则，

并配以“字本位”的专门教材为依靠进行教学，即“字本位”为主，

“词本位”为辅。

（1）在起点阶段，要求实现“语、文分步”的教学，先以词

语为教学目标进行日常的交际用语练习和最基本的句法规则的掌

握。对于非汉语国际文化圈的学习者学习来说，能够在日常交际

中找到语言自信尤为重要，所以教学上提倡听说先行。

同时，在该阶段应该适当地进行少量汉字的入门学习，比如

汉字的基本笔画、部首以及一些常用性较高的独体汉字。

（2）在起点阶段结束之后，采取分课型的教学体系，分别培

养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和建立汉语知识体系能力。在听力课

和口语课方面，采用现行的结构 - 功能为纲的教材，保持词语教

学，鼓励学生积极进行交际训练；在阅读课和写作课方面，采取

“字本位”的专门教材，基于汉字编写大纲，讲授汉字的基本义，

以字带词，建立汉字与词语之间的联系，注重培养后续学习中学

生自我提高能力的潜能。

（3）在学生掌握的词汇量达到一定的水平，即完成初级教学

之后，就可以进行分班测试，将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分开测试，

根据学生情况将他们与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进行和班级合班教学，

采用一致的教纲、教材，以促进两类学生互相促进发展。

2. 针对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应实行“字本位”和“词本位”

并重的教学方法，本部分的汉语教学应进一步集中于阅读和书写

的教学，强调汉字的构件和字义的展现以及以字扩词的教学手段

等，积极培养学生“由单组双、由双拆单”等组词造句的语文能力，

进行全面的汉语练习。

（1）在对外汉语教学初期，汉字教学和词语教学齐头并进，

在技能训练上则体现为口语与汉字同步。在汉字教学中，区分重

点识读和一般识读，差异化进行教学，从基本笔画和独体汉字入手，

并可以借助一定科技手段家加强汉字字义、字形的掌握；在口语

教学中，积极以话题为教学目标，注重日常交际能力以及阅读文

本能力的培养。

（2）在起点阶段结束后，同样采取分课型的教学体系，听、说、

读、写综合发展。在听力和口语方面注重词汇的教学体系，以“词

本位”为主，以词带句，强调交际能力的培养；在阅读和写作方

面，以“字本位”为主，强调字义和其引申义，以字义扩充词义，

培养学生推测词义的能力，为学生日后的读写训练打下基础。

（3）在中后期阶段，逐渐重视学生书面语能力的培养。不仅

要增加组词、拆词、词语搭配等练习的比重，同时也要加强学生

文本分析能力的培养，逐渐加大阅读理解训练，培养学生的写作

技巧。对于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要真正做到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四、结语

语言本体研究集中于“词本位”和“句本位”之争无可厚非，

但是这样的论述于教学并无实际意义，如何结合本体知识探寻未

来教学之路才是王道。因此本文将本位知识与实践内容紧密结合，

寻求突破点，但由于笔者能力不足，只能提出一点思路，未能深

入研究，有不妥之处还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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